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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雷雨》中的“预言者”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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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悲剧《大雷雨》是俄罗斯著名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在该剧中，奥斯特罗夫斯基分别从第一人称卡捷琳娜和第三人称贵妇人、游客甲、乙等视角对卡捷琳娜的悲剧结局进行了预言。通过对这些“预言者”形象的塑造，作家进一步渲染了作品的悲剧色彩，从而最大限度地彰显了其悲剧意义，表达了对“黑暗王国”的强烈愤慨及对“曙光”的无限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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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大雷雨》是俄罗斯著名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它发表于农奴制改革前夕。在该剧中，奥斯特罗夫斯基以惊人的艺术力量再现了农奴制改革前夕伏尔加河沿岸城市生活的典型画面，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而引起观众的思索，推动了俄国社会思潮的发展。针对奥斯特罗夫斯基对俄国文学的突出贡献，冈察洛夫在给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您向文学界献出了整套的艺术作品，为舞台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只有在您出现以后，我们俄罗斯人才能够骄傲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俄罗斯民族的戏剧。它其实是应当叫做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曹靖华 1992：347）
在《大雷雨》中，奥斯特罗夫斯基通过对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悲剧命运的描写，表达了他对农奴制社会的强烈愤慨及对俄国人民的深切关怀。作为一位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始终认为，剧本应该是为全体人民而写的。在发表于1881年的《关于戏剧艺术在俄国之地位的讲稿》中，奥斯特罗夫斯基写道：“戏剧比其他所有的文学形式都更接近于人民；像杂志只有几千人会阅读，而戏剧却会有数以十万的人观看。各种其他的作品是为受过教育的人写的，而悲剧和喜剧则是为全体人民所写的；戏剧作家应当始终记住这一点，他们本人对此应当是明确且坚定的。贴近人民丝毫没有贬低戏剧，相反，还加强了它的力量，使它没有庸俗化和丧失气节。”（Н.А. Голубенцев 1949：5）与此同时，“历史只会保留那些能够为全体人民写作的伟大且有才能的作家的名字，并且只有那些真正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才会永垂不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作品迟早会被别的民族，而最终被全世界所理解和珍视。”（Н.А. Голубенцев 1949：5）正是本着这样的创作原则和目标，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大雷雨》中塑造了一系列贴近俄国社会与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其中，“预言者”形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纵观世界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预言者”形象早已有之。在希腊神话故事中，古斯塔夫·施瓦布为我们塑造了像拉奥孔、赫勒诺斯、卡尔卡斯、格劳克斯、卡珊德拉、安菲阿剌俄斯等一系列“预言者”形象。他们的出现大大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对后来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古斯塔夫·施瓦布之后，许多作家纷纷效仿他的这种写作风格。这一点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一系列“预言者”所做的预言极大地促进了该剧戏剧情节的展开，从而显出其中所蕴含的悲剧意义。
古往今来，关于爱情与死亡的作品不胜枚举。在这个亘古不变的主题上，众多作品之所以能够大放异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叙述方式的千变万化。在《大雷雨》中，奥斯特罗夫斯基根据叙述视角的不同，将“预言者”分为两类。他们分别是自己悲剧命运的“预言者”——卡捷琳娜和悲剧结局的其他“预言者”——贵妇人及游客甲、乙。作为叙述视角（多重内聚焦型）的承担者，这两类“预言者”分别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个视角对同一事件——卡捷琳娜的悲剧结局进行了预言，从而达到“不同人物从各自角度观察同一事件，以产生相互补充”（胡亚敏 2004：31）的叙述效果。与此同时，作家在布局时并没有让这两个视角各自平行发展，而是使其交织在一起，互相促进，以达到渲染戏剧色彩，引起观众对悲剧成因进行思索与剖析的目的。
2 自己悲剧命运的“预言者”——卡捷琳娜
作为一个具有虔诚信仰的国家，宗教在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俄罗斯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俄罗斯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曾指出，俄罗斯文学将带有比世界全部文学更多的道德特点和潜在的宗教特点。别尔嘉耶夫所说的这种道德特点和宗教特点在《大雷雨》的女主人公卡捷琳娜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卡捷琳娜自幼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氛浓烈的家庭中，她经常同母亲一起去教堂祈祷，早晚在家做祷告，这使她对宗教的“原罪意识”和“忏悔情结”有着异常虔诚的畏惧心理。因此，在嫁入卡巴诺夫家后，尽管她不爱丈夫，不喜欢刁钻刻薄的婆婆，却仍恪守戒律，努力去爱他们。但卡巴诺夫家沉闷、刻板、专制的家庭环境却同她天真纯洁，向往自由的禀赋相矛盾。这样，始终处于忍耐中的卡捷琳娜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出了痛苦的呻怨：“不自由可痛苦啦，唉，多痛苦啊！过不自由的日子谁能不哭呢！尤其是我们女人。就说我现在吧！我活着，受苦受累，看不到一线光明！”（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38）在“黑暗王国”的沉重压制下，卡捷琳娜性格中的叛逆因子开始苏醒。它不断刺激着卡捷琳娜，使她想要冲破“黑暗王国”的束缚，大胆寻求真爱。于是对自由与真爱的向往使卡捷琳娜投入到了鲍里斯的怀抱之中。但同时，“不可奸淫”作为基督教十诫之一，在多个世纪的反复说教中早已深入人心。这样，对于自幼便笃信宗教的卡捷琳娜而言，这条戒律久久地萦绕在她的心头，使她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一种负罪感，并认为这是被魔鬼附了身，因而总是惶惶不可终日。
在《大雷雨》中，奥斯特罗夫斯基首先从第一人称卡捷琳娜的视角出发，对悲剧性结局进行了预言。在第一幕同瓦尔瓦拉的谈话中，卡捷琳娜就曾预言说自己快要死了。虽然此时她还没有同鲍里斯互表爱意，但却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心正向着丈夫以外的男人靠拢。这是她从来不曾有过的。对于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卡捷琳娜极其恐慌。她感到仿佛有人正将她往深渊里推。在这种恐惧与无助感的支配下，卡捷琳娜率先预感到“这是大祸临头啦！”（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19）虽然她知道与鲍里斯的爱从宗教角度来说是罪孽深重的，但是她无论如何也摆脱不开这个罪孽。在同瓦尔瓦拉的谈话中卡捷琳娜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已经无路可走了；我愁得真想去死。”（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20）
心灵深处对丈夫的背离已经使卡捷琳娜产生了沉重的负罪感与恐惧感。此时，作家突然转换叙述视角，将其从卡捷琳娜一方转换到了贵妇人一方，以此达到增加信息和推进故事情节的目的。在听到贵妇人的预言后，卡捷琳娜吓得浑身哆嗦，并认为贵妇人是在向她预言要出什么事儿。当瓦尔瓦拉模仿贵妇人的腔调说：“你们大家都要在烈火里燃烧”时，卡捷琳娜马上制止道：“哎呀，哎呀，别说啦！我的心都沉下去啦！”（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21）触犯基督教奸淫之罪的严重后果卡捷琳娜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她也曾试图避免奸淫之罪的发生。当丈夫吉洪要出远门时，卡捷琳娜曾恳求吉洪别走或者把她一同带走。但吉洪却为了自己的逍遥而自私地拒绝了她的请求。面对自私又懦弱的吉洪，卡捷琳娜指责道：“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叫我怎么能够爱你呢？”（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33）避免悲剧发生的第一条路已被堵死，卡捷琳娜更加深刻地预感到悲剧的必然性。于是她对吉洪预言道：“你不在家会大祸临头的！一定会大祸临头的！”（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33）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悲剧的发生，她曾发誓，在丈夫不在家期间，决不以任何借口跟任何陌生人说话，决不去想丈夫以外的任何人，否则就让她再也见不到爹娘，让她不得好死。但长期受压抑的情感却又使她想要冲破牢笼，争取幸福。于是宗教思想与情欲在她的内心里激烈地斗争着，最终情欲还是占了上风。当她从瓦尔瓦拉的手中接过那把打开情欲之门的钥匙时，悲剧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在《大雷雨》中，奥斯特罗夫斯基通过对卡捷琳娜心理冲突的描写，突出强调了其性格中的矛盾性。尽管卡捷琳娜在行动上已跨过了宗教伦理的界线，但在思想上却仍滞留在基督教伦理观的藩篱之内。在与鲍里斯见面后，她指责鲍里斯道，“你知道吗：这罪孽是十恶不赦的，永远也没法求得宽恕！要知道，它会象一块石头似的压在我心上”。（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54）尽管卡捷琳娜已预感到同鲍里斯的私会将带给自己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处于情欲中的她已无法控制自己的理智。她对鲍里斯说：“我作不了主。假如我作得了自己的主，我就不会到你身边来了。”（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55）在宗教伦理与情欲的双重折磨下，卡捷琳娜意识到她已没法再继续活下去。最终，当拷问灵魂的大雷雨即将来临时，卡捷琳娜对丈夫预言道：“我知道会劈死谁”，“一定会劈死我。”（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69）

在戏剧中，对于卡捷琳娜而言，大雷雨是上天对她进行惩罚的一种象征。以她的宗教觉悟而言，悔过乃是唯一的出路。于是，在代表戏剧高潮的大雷雨来临前，作家又再次将叙述视角从卡捷琳娜身上转到了贵妇人身上。这样在叙述视角的不断变换中，情节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当贵妇人预言卡捷琳娜将在永不熄灭的烈火里燃烧时，不堪心灵折磨的卡捷琳娜选择了向丈夫，向婆婆，最主要的是向上帝坦白，希望以此摆脱灵魂的折磨，得到上帝的宽恕。面对身心已极度憔悴的卡捷琳娜，“黑暗王国”仍不断对其进行摧残。于是不堪忍受的卡捷琳娜选择了以死来反抗“黑暗王国”。她纵身跳入了伏尔加河中，让伏尔加河的水来净化自己有罪的灵魂。对于笃信基督教的卡捷琳娜而言，自杀同样是一种罪孽。但残酷的“黑暗王国”已使她无路可走，自杀是她唯一的出路。对于普通人而言，死亡是一种痛苦。但对于始终处于压抑状态的卡捷琳娜而言，死亡却成为了一种解脱，是她对“黑暗王国”专制统治的一种反抗。在这里，奥斯特罗夫斯基将主人公的死亡意识与悲剧相联系，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戏剧的悲剧意识，引发读者对悲剧的成因进行深刻的思索与剖析。

在《大雷雨》中，卡捷琳娜之所以选择跳入伏尔加河，是有深刻的宗教文化意蕴的。在这里，水已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水，而成为了一种文化意象，它在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中均占据重要的地位。“在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中，一片原始混沌的大水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根源，是最早的生命形态：水是一切生命存在的条件，生命有赖于水。甚至得之于水。”（于东晓 2009：83）于是在宗教的洗礼仪式中，人们常常将婴儿浸于水中。因为人们认为水有净化心灵的功能，通过水的洗礼可以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新生。弗莱在《原型批评：神话原理》中指出：“按照传统，水属于低于人类生命的存在领域，属于正常死亡后的混沌和分解状态，或者属于有机体向无机体还原的过程。因此，人在死亡时，灵魂常常要涉过水域或者沉入水底”。（叶舒宪 1987：189）在戏剧中，卡捷琳娜在触犯奸淫之罪之前，便已想过要选择跳入伏尔加河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一次，卡捷琳娜在同瓦尔瓦拉交谈时曾说道：“要是我在这里感到深恶痛绝的话，任何力量也拦不住我。我会跳窗，跳伏尔加河。我不想在这儿住下去，哪怕把我宰了，我也不干！”（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29）
从卡捷琳娜的多次预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触犯奸淫之罪的下场她早已预知，但是“黑暗王国”中苦闷、无聊、乏味、处处受压抑的生活她真的是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于是她毅然选择了追求理想与幸福，即使为此献出自己的一切也在所不惜。在《大雷雨》中，奥斯特罗夫斯基通过对卡捷琳娜这一“预言者”形象的刻画及其悲剧命运的描写，表达了他对农奴制社会的批判。“极端一定会得到极端的报复，最强烈的抗议最后总是从最衰弱的而且最能忍耐的人的胸怀中迸发出来的”。（杜勃罗留波夫 1983：404）对于像卡捷琳娜这样一个柔弱且始终处于压抑状态的女性而言，“事情终于达到了这个地步，她已经不能再继续忍受她的卑屈了，因此她就从卑屈中冲了出来，这一冲已经不是因为估计到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而只是出于想求取一种容易担当容易办到东西的本能的愿望。”（杜勃罗留波夫 1983：407—408）在这里，作家之所以会以《大雷雨》为标题，并将戏剧的高潮置于大雷雨天气是有特殊用意的。当大雷雨来临时，往往会伴有狂风大作、雷雨交加等天气现象。大风吹起时甚至会发生飞沙走石，掀翻屋顶，吹倒大树等现象。在戏剧中，大雷雨暗示着深受农奴制压迫的人民的反抗意识已经苏醒，它正以不可抵挡之势向“黑暗王国”袭来。当现有的社会制度被彻底瓦解后，整个社会将犹如大雷雨过后一般，迎接人们的将是晴朗的天空。
3 悲剧结局的其他“预言者”——贵妇人及游客甲、乙
戏剧《大雷雨》以女主人公卡捷琳娜的悲剧命运为主线，通过她对自己命运的预言，作家为全剧奠定了一个悲剧性的基调。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渲染戏剧的悲剧色彩，奥斯特罗夫斯基又从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出发，安插了一系列看似可有可无，对剧情的发展没有丝毫作用的次要人物。针对奥斯特罗夫斯基对这些次要人物的塑造，剧本在最初发表时，剧作家还因此遭受过严厉的指责。有些评论家认为，“因为剧本中充塞着完全不需要的戏和人物，所以全部剧情的进展是懒散而缓慢的。库特里亚希和莎普金，库里庚、菲克露莎，贵族夫人和她的两个仆人，还有奇各伊本人，——这一切人物和剧本的基调根本不相联系。多余的人物不断出场，说一些和故事毫不相干的话，于是下场了，但又不知道为什么走，走到哪里去。库里庚那一套大言壮语，库特里亚希和奇各伊的一切无礼行动，至于半疯半癫的太太，在大雷雨时刻市民之间的谈话，这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些场景都可以删掉，对故事的基本内容却毫无损害。”（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1979：344—345）
针对这些评论家对《大雷雨》中次要人物所做的批评，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王国的一线曙光》中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为《大雷雨》及其中的次要人物进行了辩护。杜勃罗留波夫认为，“我们绝不把奥斯特罗夫斯基剧本中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到情节中的人物看作是不必要的，多余的人物。依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些人物也像主要人物一样，对剧本来说是如此必不可少的：他们告诉我们事件发生的情境，向我们描述了决定剧本主要人物活动意义的环境。为了很好地了解植物生活的特征，应当研究它生长的土壤；离开了土壤，您将拥有的是植物的形式，却不能完全知晓它的生活。同理，如果您只是从几个不知道为什么而彼此相互冲突的人物的直接关系中来观察社会生活的话，您也不可能认识社会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有的只是生活的实际的、外表的一面，但是我们却需要知道生活的日常环境。生活戏剧中那些不相干的没有活动的参加者，从表面看来每个人忙着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可是他们常常依靠自身的存在去影响事情的发展，这种影响是什么东西都无法实现的。”（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1979：377—378）
通过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大雷雨》中许多次要人物皆具有预言功能。他们的每一句话初看起来会令观众觉得很突然，但若结合剧情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物口中看似随意说出的一句话却都是一种预示，他们所预言的事情在随后情节的发展中都得到了印证。在这一系列次要人物中，奥斯特罗夫斯基所塑造的“预言者”形象主要有贵妇人和游客甲、乙。在剧中，他们与同为“预言者”的卡捷琳娜一起，共同推进戏剧情节的发展，从而最大程度地预示了卡捷琳娜的悲剧命运。
在《大雷雨》中，作为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物形象，贵妇人的出场时间是极其短暂的。在整部戏剧中，她只出场两次，说了两句话，但这两句话却对整个戏剧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的这两句话句句都是对卡捷琳娜命运的一种预示，与此同时她的每一句话却又都是对卡捷琳娜灵魂的一次拷问。在该形象身上，奥斯特罗夫斯基赋予了一种神性，使她具有了圣愚的某些特质。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圣愚在俄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般人相信圣愚具有神秘的力量，以某种形式与超自然因素有联系。还认为他是预言家，因此大家都急切寻求他对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见解。”（汤普逊 1998：3）通常，圣愚们习惯在邻里聚会之地或集市上“大吼大叫，咒骂行人，发出预言。”（汤普逊 1998：4）在《大雷雨》中，贵妇人首次出场时卡捷琳娜尚未触犯奸淫之罪。但贵妇人一出场便说道：“怎么啦，美人儿？你们在这儿干什么？等情人，等漂亮的小伙子吗？你们快活吗？快活吗？你们的美貌让你们高兴吗？”，“这美貌呀，正把你们带到那儿去。（指着伏尔加河）就那儿，就那儿，一直卷进深渊！”（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21）贵妇人的出场虽然看似突然且不合逻辑，但是她的出场及预言却对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她使卡捷琳娜浑身哆嗦，并预感到要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从而进一步渲染了戏剧的紧张气氛，推动情节的向前发展。
贵妇人的第二次出场看起来同样突然且不合逻辑。她的此次出场发生在戏剧高潮的前夕。针对卡捷琳娜出轨一事，贵妇人厉声指责道：“你躲什么！用不着躲嘛！你大概害怕了吧，你不想死！想活！怎么不想活呢！你瞧，多漂亮的美人儿！”，“你向上帝祈祷把你的美貌拿走吧！美貌是我们的祸根！毁了自己，诱惑了别人，到时候你就对自己的美貌感到得意吧！你把许许多多人引上罪恶之途！血气方刚的人去决斗，挥剑砍杀。多快活啊！笃信上帝的老人被你的美貌诱惑，也忘记了死亡！由谁负责呢？一切都必须由你负责。最好带着你的美貌跳进深渊里去！”（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70）面对贵妇人的指责，卡捷琳娜预感到上帝的惩罚即将到来。于是她试图去躲避这场灾难，但贵妇人却说：“你往哪儿躲，傻娘儿们！你是逃不过上帝的手掌的！你们大家都要在永不熄灭的烈火里燃烧！”（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70）此时，贵妇人充当着上帝意志的传达者，她通过预言对卡捷琳娜的罪行进行审判。在听完贵妇人的话后，卡捷琳娜意识到自己已无路可逃，上帝的惩罚即将来临。因此，唯有向婆婆和丈夫坦白真相才是摆脱灵魂煎熬的最好方法。于是在贵妇人的协助下，戏剧的发展达到了高潮。
作为次要人物，游客甲、乙在戏剧中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这样的形象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剧中，作家之所以会设置这一形象，是有其特殊用意的。对于游客甲、乙，他们看似只是在剧中一跑而过，奇奇怪怪地说了几句话，但是这对情节的发展却是极为重要的。作为戏剧情节的推动者，游客甲、乙同贵妇人一起，从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对卡捷琳娜的悲剧结局进行了预言，从而使剧情不断升华。在戏剧中，大雷雨作为整个戏剧发展的大背景，它的变化带动了戏剧情节的发展，同时还对卡捷琳娜的心理发展过程施加了影响。最终，戏剧的高潮也是在大雷雨的衬托下才得以实现的。而预先告知观众代表高潮的大雷雨即将来临的正是游客甲、乙。在第四幕一开场时，游客甲便说道：“掉雨点了，可别下大雷雨啊！”（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60）游客乙紧跟其后说道：“瞧，雨快上来啦。”（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60）于是为了避雨，一群游客聚在了一起。在他们的闲谈中引出了四十年前的一场大火。这样，针对这场大火游客乙将话题引向了令卡捷琳娜心惊胆战的“火焰地狱”。此时，当远处传来一声霹雳而使卡捷琳娜害怕的躲藏起来时，游客甲说道：“大概那个小娘儿们很害怕，所以才急急忙忙躲起来。”（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67）而游客乙则直接预言：“怎么躲也不行！谁要是命里注定，跑哪儿也躲不及。”（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67）后来，当大雷雨真的要来临时，游客甲、乙又再次登场。游客甲说：“老伙计，你瞧，乌云象线团似的打转，仿佛里面有个活东西在滚动。而且直冲咱们这儿滚过来，跟活的一样！”（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69）这时，游客乙预言道：“你记住了，我把话说在头里：这场大雷雨来势不善。我对你说的是实话，因为我知道。不是劈死什么人，就得烧毁一座房子；你看好了，准没错”。（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69）正是在听了他们的谈话后，卡捷琳娜预言道：“一定会劈死我”。（奥斯特罗夫斯基 1987：169）
作为次要人物，贵妇人及游客甲、乙的出场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但他们在剧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通过他们对卡捷琳娜悲剧命运的预言，奥斯特罗夫斯基进一步渲染了戏剧的悲剧色彩，凸显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与此同时，通过对这些“预言者”话语的描写，作家突出强调了“黑暗王国”对人们的残酷镇压，表达了他对封建农奴制的强烈不满。
4 结束语

文学乃人学，它关注的对象是人及人的生存状况，它努力的目标是探视生活的真谛，揭示生活的底蕴。在《大雷雨》中，奥斯特罗夫斯基通过对卡捷琳娜、贵妇人及游客甲、乙等“预言者”形象的描写，着力渲染了戏剧所蕴涵的悲剧意义。可以说，人物的悲剧意识贯穿了戏剧的始终。在戏剧的开端处，奥斯特罗夫斯基首先从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出发，通过卡捷琳娜本人对其命运的预言为全局设置了一个悲剧性的基调。随后，作家又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与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的不断变换，借由贵妇人及游客甲、乙之口预言了卡捷琳娜的悲剧结局，从而进一步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将悲剧性基调推到极致，使整个情节伴随着这些“预言者”的预言而达到了高潮。在这里，奥斯特罗夫斯基在赋予卡捷琳娜、贵妇人及游客甲、乙四人预言功能的同时，也反映了他本人对农奴制社会的强烈批判。因此，卡捷琳娜的悲剧结局已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无数深受农奴制迫害的人的悲剧。从戏剧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大雷雨》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它的成功给“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创作成就戴上了一项桂冠”（华东六省一市二十院校本书选编组 1981：180），为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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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rophets” Images in The Great Thunderstorm
DONG Dong-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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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gedy The Great Thunderstorm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masterpieces of Russian playwright Ostrovsky. In the play, Ostrovsky foretold the tragedy of Katerina from the first person Katerina, the third person gentlewoman, and visitors A, B, etc. Through shaping images of these “prophets”, Ostrovsky enhanced the tragic color of this drama and maximally highlighted its tragic meaning, expressing his strong indignation for the "Dark Kingdom" and never-ending expectation for the “d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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